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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湖南省作协荣誉主席聂鑫森先生，中学时代就开始文学创作，４０多年以来，出版过长篇小
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随笔集、文化专著５０余部。聂鑫森先生尤其钟爱短篇小说创作，他以这种小说
样式，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古典崇高精神的人物形象，让他们以动人的品德和情操展示人世间的真善美，表达

出作家所理想的世风和人格。其作品结构精致，叙述张弛有度，善于在有限的篇幅中，腾挪出一定的空间，

来安排对情节、人物有着观照作用的“闲笔”，以增添情节的韵律感，揭示人物的多重性，使整个小说笼罩在

赏心悦目的文化气氛之中。这些作品亦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被学界称为“文化小说”。聂鑫森先生的创作

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风格独异，蜚声文坛，获誉良多，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

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２０多篇中、短篇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越南等国文字荐介到海外，出
版过英文小说集《镖头杨三》，并先后获过“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以及“《北京文学》奖”等数十次。

本期聂鑫森研究专辑，特邀作家本人和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聂鑫森创作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内涵，以期增
进人们对这位甘于寂寞，始终执着于短篇小说创作并卓然成家的本土作家的了解与认识。

短篇小说创作刍议 

聂鑫森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５）

摘　要：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是我最为钟情的文体。这些小说的背景，多为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氛围的古城湘潭，或是
散发芬芳文化气息的某个场地；小说中的人物，多是闪烁传统文化光辉的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以及蕴含文化精神特质的各个

阶层的人物；文字注意张驰有度，善用“闲笔”描人写物，烘托文化氛围。小说立志于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弘扬，表现出深厚的古

典主义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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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我已六十有三。粗粗算来，从事文
学创作已达４０余年，但只能称为业余作家，因为我
没有当过一天专业作家。究正业而言，先为工人，

再为报纸的副刊编辑。以创作而言，先是写新诗，

尔后是诗和小说兼写，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小说
创作方成为我的主项。

我出版过长篇小说４部，也出版过中篇小说集，
但最为钟情的则是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的涂写，

发表过数百篇作品，结集出版的有《太平洋乐队的

最后一次演奏》《镖头杨三》《小说方阵·聂鑫森卷》

《诱惑》《都市江湖》《生死一局》《情局》《紫绡帘》

《最后的绝招》《大师》等。

这些小说的背景，多为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氛围

的古城湘潭，或是散发芬芳文化气息的某个场地。

小说中的人物，多是闪烁传统文化光辉的文人墨

客、能工巧匠，以及蕴含文化精神特质的各个阶层

的人物。贯穿此中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关怀，

所要表述的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弘扬，企

图为现代生活展示可供借鉴和矫正的文化、道德标

识。故许多评论家称这些小说为“文化小说”。

我的《逍遥游》《大师》《治印》《赠印》《暗记》

《吉先生》……获“第三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时，

专家所撰的颁奖辞中，有过这样的评判：“表现出深

厚的中国小说传统的艺术功力，散发着浓郁的中国

文化芬芳……从中开掘出他们（小说人物）身上的

卓尔不群的文化特质和磊落胸怀。”

我之所以喜欢选取具有这种质地的素材，与生

养我的千年古城湘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到处存

留着各朝各代的遗迹，随时可见古雅的楼台亭阁如

一页页苍灰色的历史。特别是晚清以后，名人辈

出，曾国藩、王运、杨度、齐白石、黎锦熙、黎锦明、

黎锦辉……我自小浸淫其间，不能自拔。我的父亲

曾是一个中医，他的朋辈中，有不少饱学之士和身

怀绝技的人，耳闻目濡，常令我砰然心动。当我走

上文学创作之路，与古城各种人物多有交往，特别

是一些湘军后裔，他们之中有学者、书画家、名医、

企业家、贩夫走卒，每与之交谈，便得到许多精彩的

故事及人物。

我当然首肯小说是要有一个好故事的，当然要

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但我关注的是这

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如何强化和丰富他（她）的文化

品格。我在描写被传统文化深深浸染的人物时，

琴、棋、诗、画、茶、酒、民俗、风情……对于他们来说

不过是一种生活的形式，或曰就是他们的生存状

态，我着力从中去开掘他们身上的文化特质，多侧

面地去展示他们的逼人才气、磊落胸怀、高贵操守

和审美趋向。

短篇小说的文化品格，还表现在作者对传统文

化的感知和体悟上。我试图在有限的文字中，腾挪

出一定的空间，来安排对情节、人物有着观照作用

的“闲笔”，以显现密集的文化信息。“闲笔”决非赘

言，运用得当，既可增添情节的韵律感，又可揭示人

物的多重性，使整个小说笼罩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气

氛之中。这一点，老作家汪曾祺做得最为精纯，堪

为表率。

短篇小说因文字的有限，其文化品格往往表现

在文体的简洁和文字的张驰有度上。

朋友间常论及短篇小说的创作，总觉得我们往

昔的写法，实在有点儿“累”。取材求其完整，演绎

人物的历史力图首尾兼顾，情节起落有致，叙述详

尽不遗，非万言以上不足以尽其意。当然，这也是

一法。但除此一法外，岂无它法？有些作家便摒弃

完整情节的安排，细节一个连一个，从外形到内在，

无不求其毕肖，“见骨、见肉、见血”，此亦是一法。

幸好，尽管自己没有探索出什么新玩艺来，而

前人的著作倒尽可去观瞻品嚼，随手便可以拾取几

个例证，足以佐验“条条道路可通罗马”，短篇小说

的写法原来还有如此之多！

短篇小说是可以写一种情境的，一种充满着强

烈情绪色彩的境界。这种情绪是小说中人物内心

世界的外在显现，形成了一个与人物息息相关的氛

围，两者融乎一体，难解难分。它有点近似于诗的

意境。俄国作家蒲宁的短篇小说《新年的钟声》，写

一对贵族夫妇平日关系极不和谐，在一个除夕的夜

晚，偶然住宿在一座破败的庄园里，月光，风声，四

周是一片无尽的寂寞，两个人忽然感到了孤独，彼

此需要慰籍，变得温情脉脉起来。这个情境（氛围）

作家是造得极好的，与他们平日的生活氛围造成了

情绪的“落差”。结尾处写到他们在天亮后，乘坐马

车回城里去，隐隐透出旧有的生活在等待他们，和

谐是暂时的，不和谐是长久的。小说并没有去叙说

这一对夫妇的生活经历，而只是通过这个特有的情

境中的短暂的亲昵，去反衬往日生活中浓重的悲剧

气氛。还有一例，便是沈从文的《菜园》，作家没有

正面去写一对年轻人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壮烈

牺牲，而是着意写了王家菜园的种种情形，写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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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从北京返乡，在菜园中栽种菊花，母亲亲

切的幻梦，儿子、媳妇对于栽培菊花的描述；然后笔

锋一转，简约交代年轻人的被捕和牺牲，以及母亲

的悲恸，而结尾几笔，作家仍回到他所创造的王家

菜园这个氛围里，着意于菊花：

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

主人对花无语。

因为园中菊花多而且好，有地方绅士和新贵强

借作宴客的地方了。

作家所创造的情境，极富有象征意义，完全是

一个更广袤的世界的浓缩，是一种具有人生思辩的

社会情绪的集结。

短篇小说似乎还可以写一个极短暂的印象。

这印象自然很具有诗的特质，而重要的是通过这极

典型的一瞬，透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无限感慨。这

一瞬是人物活动历史的“定格”与凝固。苏联作家

舒克申的《老人·少女·夕阳》，便是一个明证。小

说写一盲老人对于夕阳坠落时的感受，以及少女充

满活力的情愫与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完全融

入黄昏这—刹那间的印象中，从此中生发的内蕴是

够人咀嚼的。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的《墙

上的斑点》，写一个妇女看到墙上的一个斑点，于是

引起了种种联想，想到人生的无常，想到莎士比亚，

想到法庭上的诉讼程序，最后又回到那个斑点本

身———原来是爬在墙上的蜗牛。人物通过斑点投

给她的印象，引起意识的流动，生发出许多极富内

张力的思辩。它没有什么情节可言，依仗演衍全篇

的只是一个印象。

短篇小说是一种最能体现作家机智的文学样

式，它一般（不是全部）不以演绎事件的全过程见

长，剪裁的功夫表现在片断的截取，即“截面”。在

一个较小的时空范畴里，演绎一个较大的时空概

念，使人物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片断”里，展示自己

的历史、性格和命运。白先勇对于这一点，似乎来

得格外敏捷。如他的《国葬》，以陆军一级上将李浩

然的葬礼作为小说的“截面”，塑造了秦副官和将军

的三个部下的形象，把四个人的命运，由盛而衰，自

荣而卑，一一凸现出来，通篇透出一派悲怆的气氛。

他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选取了老舞女金大班出

嫁前舞厅最后一夜的情景，把她和她们（另一些舞

女）的人性、际遇从从容容地雕画出来。撷一片断，

以概述全体，似乎是短篇小说的专长，许多有造诣

的作家，常在这上面下工夫，如意大利的莫拉维亚，

如舒克申、契柯夫等，随手翻开他们的著作，这种例

子比比皆是。

短篇小说还可以写得极有抒情特色，在小小的

篇幅内，让情绪尽意地流动，无情节，甚至并不着意

地使用细节，完全借助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读者。

如契柯夫的《万卡》，通篇以一个孩子的口吻，借助

写信，对着远在乡下的爷爷倾诉衷肠，那童心纯真

的向往，那字里行间透出的悲切，重重叩击着我们

的心弦。还有他的《苦恼》，写马车夫在儿子死后，

很想找人诉说心中的苦痛，而世人皆冷淡，只好对

着那匹马倾诉：

就是这样，乖乖的小母马。……库兹玛·姚尼

奇下世了。……他跟我告了别。……他一下子就

平白无故地死了。……现在，好比说，你生了个小

崽子，你就是那个小崽子的亲妈了。……忽然间，

假定说，这个小崽子告了别。……你不是要难过吗？

马固无言以答，但读者却不能不为之下泪，笼

罩在通篇的凄切抒情意蕴里，令人不忍卒读。

这些短篇小说文体结构的方法，我是经常运用

的。短篇小说不以演绎一个故事（尽管精彩）的全

部全长，必须对故事进行艺术的处理。我小说中的

故事，很少按时间顺序或事件演进顺序来叙述，但

我会在小说各处安排好故事的线索，或明或暗勾勒

出故事的轮廓，然后着力去写的只是一个片断（切

片）、一个情境、一个印象或几个细节。在中国的古

籍中，如《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中

的作品，长则数百字，短则数十字，却让人读后余味

绵长。

短篇小说的文字，我力图做到既讲究它的张

力，同时又注重对它的“控制”，尽力使其古典、隽

雅、简洁，不艰涩，不匆促，亦潇洒亦从容，具备诗的

韵趣。

拉拉杂杂，写了这篇创作谈，其实是一篇关于

读书体会的文章，请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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